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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党”：专钓江中凶猛鱼类

记者跟随一支志愿护鱼队，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渝交界处进行了整夜巡护。

该保护区覆盖地维长江大桥以上115公里的自然江

段，此江段氧气充足，水流湍急，是长江鲟、娃娃鱼等珍

稀水生动物的家园。

下午4时，该志愿护鱼队7名队员驾驶两艘快艇逆

江而上进行巡护。不久就在长江右岸的一片茂密草丛

中，发现正在非法捕鱼的“泥鳅党”。这些非法捕鱼者

用泥鳅作为诱饵垂钓，看到执法船来便匆匆逃走，留下

五六根挂着泥鳅的鱼竿竖在岸边。护鱼队员随即将这

些捕鱼工具清缴。

护鱼队员告诉记者，以前每到晚上这里便布满地

笼网，甚至还有电鱼的。2020年全面禁渔退捕实施

后，长江生态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相关部门也加大了

打击非法捕鱼的力度，网鱼、电鱼现象很难见到，但仍

有“泥鳅党”频繁来侵扰，他们专门用泥鳅诱钓江中凶

猛鱼类，一次下竿几支甚至几十支，对江中鱼类构成

威胁。

在一处岸边的礁石上，记者跟随护鱼队看到了几

名“泥鳅党”仓促撤离后的场景：几盒煮好的方便面散

落一地，锅里几条已煮熟的小江鱼，这些鱼有的只有几

厘米长，已经很难辨认种类。记者跟随护鱼队巡护一

晚，收缴各类鱼竿50余支。在护鱼队的办公室内，摆

放着上千支收缴来的鱼竿。

经采访了解，一些“泥鳅党”为应对护鱼队的巡护，

专门用竹竿、木条制作成本低廉的鱼竿，有的直接用手

线（一种没有鱼竿只有鱼线的钓鱼工具）挂着泥鳅垂

钓。这些新的钓鱼方式成本低廉、更加隐蔽，即使因撤

离紧急而落下，损失也很小。

记者多地走访发现，“泥鳅党”之所以屡禁不止，是

因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利益。长江边一家餐厅老板告

诉记者，每天都有“泥鳅党”把钓到的渔获卖给他们，主

要有鲶鱼、鲈鱼、翘嘴鱼等，其中鲶鱼市场价60元一

斤、鲈鱼和翘嘴鱼的价格在80元一斤左右，其他稀有

品种价格更贵。

“三无船”：有的该拆“拆不掉”

除了“泥鳅党”，“三无船”也是现阶段全面禁渔退

捕的主要威胁之一。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三无船”

成了拆不掉的“船坚强”，即便因为非法电鱼被缴获，很

快又能被人取走，甚至就停放在执法船旁边。

记者跟随护鱼队巡护至一片水域时看到，江面上

停靠着4艘“三无船”，其中两艘绑在一起，上面盖着密

实的油布，还有一艘拴在一艘执法船的船尾。

“你看这艘船的马达多大，比我们的船速度还快。

2020年，这艘船外出电鱼时，被我们缴获，并移交给了

公安部门，但很快就被渔政部门取走，连同另外3艘船

一直停靠在这里。”护鱼队员指着和某执法船拴在一起

的“三无船”说，按要求“三无船”是要进行销毁、拆解

的，但这几艘船就是拆不了。

护鱼队员介绍，电鱼的船多是“三无船”，它们白天

停靠在江岸草丛或其他趸船边上，夜晚出来作业。“过

去鱼少，两三个小时才能电一船鱼，现在鱼多了，不到1

小时就能电一船鱼，作业时间更短，利润空间更大，查

处的难度也更大。”

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面禁渔退捕启动后，沿江

多区县将“三无船”列为整治重点，采取销毁、拆解、改

造等多种方式消除其带来的禁渔隐患，但仍有少数“三

无船”拖而不拆，其中多为“关系户”。

强化管护协同，清除禁渔顽疾

基层执法者和专家表示，当前长江大保护出现了

可喜态势，长江鱼类得到休养生息，生态环境逐步向

好。但暴利驱动下，上述非法捕鱼乱象仍在消解禁渔

退捕成效，亟待根治。

护鱼队员表示，打击“泥鳅党”“三无船”，仅靠水上

执法难以奏效，须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充分调动

基层政府和人民群众护鱼积极性，形成长江生态人人

护的良好氛围。特别要加强水陆协同，谨防非法捕鱼

者“打游击”。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表示，长江大保护是系

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加强协同。针对当前禁渔工作中

出现的“找人情”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可介入深挖，严

厉整治禁渔工作中的干部作风问题，坚决打击非法捕

鱼者背后的“保护伞”，为禁渔提供优良的政治生态。

此外，民间护鱼队伍具有自发性强、积极性高、效

果突出等优点，在长江大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官

方执法的有效补充。建议有条件的地区积极规范、引

导，进一步扩大民间护鱼队伍，让更多力量参与，守护

长江生态。

要理解这份“不理解”

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会计师工作的刘先生，以前

从来不愿意在老家谈及自己的工作，因为，老家人不能

理解注册会计师和村里会计的区别，“结果传来传去，

就传成了‘老刘家的孩子去了北京上大学，结果就当个

记账的’。”

刘先生自己倒没觉得什么，只是每次回乡，别人问

起他都记什么账，每天要点多少钱，他往往只能笑笑，

“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审计，大部分时间是在出差，经

常要去外地的公司做审计。老家人对我的职业了解很

有限，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办公地基本在省会

及以上城市，老家人不了解很正常。”

“我爸他一直不肯跟别人说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北京一家“红圈所”做律师的李先生同样有难言之

隐，老家人不理解，老李家好不容易供儿子考上了某所

政法大学，儿子为何成不了县里的大法官，吃上“皇

粮”？

“两代人有不同的成长背景，那一代人是种田长

大，老一代人甚至还有那种考上大学就是要当官的认

知，最次也能回县城当个官。当然这种认知随着大学

扩招，村里大学生多了，已经逐渐消退了。”父母有时候

说起儿子是律师，老家人对律师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电

视剧，认为李先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法庭上辩论，还少

不了打电话咨询各种事情，大抵都是小额的财产纠纷，

其实李先生是非诉律师，但说多了，对方也不理解。

“不正式”的工作也有意义

为了不让父母到处说儿子“懂法律”，以免老家亲

朋咨询各种法律事务，李先生没少费口舌，“我倒并不

是怕‘白干’，关键是律师这行分得非常细，隔行如隔

山。一个搞公司方面业务的律师，你问家事、刑事问

题，是真不敢乱回答乱出主意，还是要找负责这方面的

专业律师靠谱。”

在北京一家合资外贸公司工作的王鸿强，也曾遇

到这样的“不理解”。因为要和海外客户对接，因为时

差问题，王鸿强经常是夜里开视频会，白天睡觉，这点

一度让父母不理解。

后来，隔壁乡有了加工厂，不少村民到工厂打工，

产品主要是卖到海外的，订单有时多，村民们就要加班

加点，收入就高，但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订单就少

了。渐渐地，和其他村民一样，王鸿强的父母知道了

“汇率”和“关税”，尽管不知道这些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我跟爸妈说，你看，这产品不是装车运出去就能

收到钱的，要有人买，有人付款，要过海关，要安排船。

外贸工作就是帮你们撮合这些事情，让大家都能有钱

赚。”王鸿强说：“现在父母也就理解了，我们做的工作，

其实影响着他们的收入和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近些年，一些新兴的行业，比如网

上直播、旅游博主，还有剧本杀公司等创业项目，曾经

被上一辈人顽固地认为“没工作”，是个“临时工”。可

是随着电商的普及，他们不仅看到这些“不正式”“不正

经”的工作可以赚钱养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根据

自己的兴趣，把爱好做成了事业，成了创业成功的企

业家。

对未来的追求有了共识

今年，胡晓媛并没有听到父母催“考编”。因为，网

上买东西，出门扫二维码，父母渐渐知道了互联网的影

响，也知道这行收入高。现在他们说的是：“我女儿在

北京，干互联网的。”

还有一点，父母渐渐明白，“考编”考上了，并不是

自己以为的“享清福”，甚至也不是铁饭碗了。“你表姐

前年考上了那个单位，周末都忙着呢。”而经常去乡里

办事，看到工作人员工作繁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父母的看法。“稳定是相对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趁

年轻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多努力。”胡晓媛和父母达成了

共识。

而另一方面，一些游子也理解了父辈的担忧，在工

作和生活之间重新寻找平衡。今年春节，刘先生跟父

母说，“过一段时间，我回省城‘记账’啦。”父母还不知

道，刘先生已经申请调职，到老家省城的办公地工作。

“虽然收入相对于北京有所减少，但省城落户容易，孩

子上学什么的都好办。”

随着交流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老人理解了，不管是

老一辈在大街上卖白菜，还是小一辈在网上卖化妆品，

时代变了，工作方式变了，但大家都是在靠辛苦赚钱，

希望靠劳动过上好日子的想法没有变。

护鱼队员正整理收缴的非法钓鱼工具

“我的那份‘不正式’的工作，父母渐渐理解了”
《工人日报》赵昂

对于许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而言，每年春节回到老家，如何解释自己做什么工作，如何解释自己为何

不回老家考个公职，确实是个难题。老人家的希望是现世安稳，子女们想要的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在不

解、冲突和交流中，两代人慢慢找到对未来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今年过年，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胡晓媛没有回到老家。她一直担心，自己会在拜年电话里和父

母再一次吵起来，“父母之前总是催我回家‘考编’，说女孩子考了编有了公职才算稳定。他们一直认为，我在

北京的工作不算是个‘正经工作’。”

“泥鳅党”“三无船”……长江禁捕“牛皮癣”难愈
《半月谈》

长江全面禁渔退捕后，鱼类得到休养生息。但记者前不久跟随民间护鱼志愿队夜巡长江上游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发现，仍有“泥鳅党”“三无船”给长江鱼类造成威胁，成为全面禁渔退捕的“牛皮癣”。


